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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怡玲

每當學生翻開作文題目，老師可能多少都

聽過「想不到要寫甚麼」、「不知道怎樣寫」等

等學生的提問，看着他們苦無頭緒、無從入手

的樣子，老師都會提議他們書寫自己居住熟悉

的社區，觀察社區街道的店鋪和人，再運用所

學的五感、邏輯順序、借景／物／事抒情等不同

寫作手法，梳理文章脈絡……此時，學生可能

就會打斷道：「老師，附近來來去去都是一個樣

子，有甚麼值得寫？」「老師，我根本不熟悉周

遭社區，那可以寫甚麼？」這次，我們就訪問了

《埔 JOURN》的創辦人何映彤（Vicky），從她辦

地區誌的經驗，談談我們有何方法幫助學生熟

悉社區、提升寫作。

社社區區寫寫作作　由親身步行開始
過去中文教育研究學者曾調查香港學生作文時

遇到的困難，分別歸類為與題材、組織、表達、語

言運用及其他相關的困難，而如果將寫作的過程簡

化為如何提取腦內資料 ➔取捨寫作素材 ➔選擇合

適的結構和手法 ➔完成文章，老師日常在中文課

堂上致力向學生灌輸的語文知識，正正就針對上述

不同寫作步驟和遇到的困難，何以學生仍會束手無

策？其中一個關鍵就是「提取腦內資料」的前提，學

生平日有否儲存若干的經驗。簡單如〈我最喜愛的

動物〉，假如學生平日只會在學校、家中兩地往返，

沒有留意、甚至沒有接觸不同的動物，又從何而談

「最喜愛的動物」。於是，老師會鼓勵學生多觀察社

區、留意周遭的環境，打開五感，記錄細節等等。

說來容易，具體又可以怎樣做？

在創辦《埔 JOURN》前，Vicky 本是報章記者，

後來辭去全職，自資出版這份主題式的雜誌，讓區

內區外的人都更加認識大埔。這名「大埔友」回到土

生土長的社區，記錄成長地，又會怎樣觀察自己的

社區？「其實有點難用三言兩語解釋，可能我有一

種里長的心態，即是當你有歸屬感的時候，（這個地

區）所有事都與你有關。你關心那件事，你就自然

會去看。」Vicky 說。她舉大埔廣場為例，中學放學

後想消磨時間，就天天相約同學逐間店鋪「巡視」，

久而久之就開始發現，有些以前經常光顧的店鋪可

能突然結業了。Vicky 由幼稚園至中學都在大埔區，

三四代人都住大埔，雖然不是原居民，但祖父母和

父母輩的社交圈子全都在大埔，對她來說，大埔就

是她二十四小時逗留、出沒的區域。觀察社區，變

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只是天天重複又重複經過相同的街道，如何從

中找出特別之處？訪問 Vicky 前一兩天，筆者看過

一個街訪，隨機抽問中學生課餘時大多到甚麼地

方，除了旺角、銅鑼灣外，最多人回答的竟然是到

主題樂園，皆因他們購買了年票，放學後入園「行個

圈」。「可能是視乎該地區能不能為我們帶來衝擊。」

當很多地區的店鋪都變了連鎖店，小店愈來愈少，

走到哪裏都見到一式一樣的店鋪，Vicky 認為要學生

社區寫作，最困難的是對社區沒有歸屬感。

「雖然這樣說很『老土』，但的確是時代變遷，

我們愈來愈富裕。為甚麼我爸爸小時候在村內能結

識眾多朋友，只是因為沒有錢，交通又不發達，只

能在附近玩泥沙，社區的人情是被規限出來而慢慢

建立的。」到 Vicky 的少女時代，放學後去看電影、

唱卡拉 OK，活動範圍最多也只是遠至沙田，留在

大埔的時間更多。「我們沒事可做時可能就會乘搭

71K，這是一條兜勻全大埔的巴士路線，當年還沒

有冷氣。而當現在的年輕人有更多選擇的時候，始

終世界真的很大，他始終會找到更加喜歡去玩樂、

探索的地方，可能出去影拍貼，或者甚至去亞博看

演唱會。」當年輕人的選擇更多，就不會被限於社

區，對自身社區的歸屬感自然較少。

「所有知識都是無盡頭的，而人的時間是有限

的，就視乎你將時間用在甚麼地方。如果你一心一

意將時間用在自己的社區，（所見所聞）會慢慢累積

的。」Vicky 指出，如果學生被賦予一個任務，要求

一定要寫大埔，那麼學生總要親身走到社區步行多

些，而不是單靠坐在課室就能憑空想像，「真的要我

們都要身體力行去做。」正如樊善標教授在一個談社

區書寫的訪問提及：「你真的感受得到那小店對你而

言的感情嗎？如果真的感受到，你就寫，但若你沒

有感受到，就不要寫。你得先理解、先體會，再說

近鄉情更深？
——訪地區誌《埔 JOURN》談社區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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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它或恨它，而不是去歌頌對地方的愛。如果真的

理解，應該會傾向於愛，但就算要恨，也會是有理

由的恨，最害怕就是人云亦云。」學生收集寫作的

「腦內材料」，還得親身落區，打開五感，記自己所

見，抒自己所感，才是最真實動人的作品。

吸吸引引學學生生　老師是最佳示範
說了那麼多，觀察社區的最佳方法就是多花時

間到社區步行，可是知易行難，假如遇到學生推

搪、不願意動身、嫌這嫌那，老師又有何辦法？

Vicky 低頭思考了一會，道：「其實人好簡單，開

心的事情就能吸引你。我剛才分享那麼多大埔的事

物，全因我在這裏生活得開心。如果有些人在自

己的地方過得不快樂，那他為甚麼還會喜歡這個地

方？現在不少學生參加各種補習，放學就只是搭車

到補習社、或者直接回家，甚至連休息、娛樂的時

間都不多，他當然不會研究社區。如果我們真的希

望年輕人，或者下一代都關心自己的社區，我們有

沒有辦法提供快樂給他們？」她指的快樂不一定是

摘下天上的星星送給學生，而是十分簡單的方法，

就是老師自己都要身體力行：例如老師買了一個很

漂亮的文具盒，向學生介紹，就會吸引到他們，因

為他們都想擁有漂亮的東西。然後老師乘勢跟學生

分享發掘文具盒的過程、故事，學生自然就會聽進

心坎，可能課後就會自發沿老師口述的路線走一遍。

「可能真的是時代不同了，你要幫他們聚焦在

一個地方。假如大埔遲些也變得只剩下連鎖店鋪，

甚至休憩地方都變成新樓，或者這個地方不再漂亮

了，可能真的沒有令他們要喜歡這個地方的理由。

那我們有沒有嘗試將自己喜歡的生活模式延續呢？

如果老師本身不曾思考自己怎樣令社區變得更好的

大大埔埔的的人人情情味味　最不捨的大埔
當老師扭盡六壬，想盡辦法吸引學生觀察社

區，如此熱愛大埔的 Vicky 難道是打從娘胎起就喜

歡這個社區？她指最大原因可能是大埔城鄉共生，

她形容這是老掉牙的說法，卻是事實。「當你住鄉

郊，出門就會碰見鄰居打招呼，自然關係較親密。

大埔人也樂於跟別人做朋友。更多時候，並不是我

主動問人、找人聊天的。記得我小時候去文具鋪，

收銀姨姨會突然問我：『你媽咪未放工啊？』此時才

會從記憶中追溯這位姨姨只是幼稚園同學的家長，

而我跟她女兒並不熟絡。」她續說，大埔新街市﻿

李記的茶水檔是她爸爸的朋友，如果她自己去李記

就不同。我現在很不捨得的人事物，對我阿爸那一

代來說是新的事物，他對這些事物可能沒有感情。」

熱愛這片土地到為它自費辦地方誌、為它留下

紀錄，面對社區的面貌急速改變，最後問 Vicky：

如果他日大埔小店全都變成連鎖，你覺得你還會否

如此喜歡大埔？她靜思了幾秒，回答道：「世界上沒

有事情是千古不變的，一定是循環。我可以好自豪

地說，我可以有耐心等它變，繼續付出。現在可能

很多人覺得鋪頭執笠，令他們好沮喪，但難道你想

佢蝕錢也繼續經營？經濟有高有低，全球經濟都一

樣，有崛起的時候，香港過去已經豐盛過了，可能

開始漸漸被其他地方超越。如果結業對小店來說是

最好的選擇，說不定將來有一日，他們能夠重新租

鋪，再度經營。如果他們在其他地方賺到錢，或者

萌生新的創業心態，或者想到一種新的經營模式，

也可以回到大埔，沒有人說他們不能從頭再來。」她

笑一笑，說：「其實這種心態可能證明了我真的非常

喜歡這個地方。」

如果能像 Vicky 這般熱愛自己的家園，相信

語文能力高或低的同學，都能寫出感人至誠的好﻿

作品。

時候，何解會期望下一代都喜歡這裏呢？」Vicky 強

調，學生愈來愈不關心社區，對身邊的事情不聞不

問，不願意踏出一步，都是事出必有因。「其實社

會提供甚麼予年輕人，他們就會變成甚麼模樣。現

在是你希望學生書寫社區、熟悉社區，這是你的目

的，那麼你就有責任想辦法達到，思考怎樣推廣社

區的特色給年輕人，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

吃飯，夥計會主動上前跟她說她爸爸甚麼時候來

過、坐在哪個位置，而不是向她問及她爸爸的近況。

Vicky 又說，大埔人覺得人人都在住同一個地

區，有一種「自己友」的歸屬感。「好似住大埔，或

者在大埔長大，就已經是一分子。」有朋友曾跟她

說，發現大埔人最喜歡周圍跟別人講自己是大埔

人。她起初也沒察覺，「後來我才回想起，可能因為

大埔人好喜歡提起自己住在大埔，所以別人才覺得

人人都住在大埔，形成大埔人到處說自己是大埔人

的印象。但是住在葵芳的人不會整天提起自己住葵

芳，又或者住觀塘的人，也不會說自己是秀茂坪人

等等。」加上 Vicky 辦《埔 JOURN》時經常落區找

人聊天、訪問，不少街坊都自言大埔人非常喜歡步

行，「當你步行的時候，其實你會見到這個社區好多

事物，例如這間鋪頭執笠了，那間店今天早關門，

又或者近處有人爭執拗撬，遠處有店鋪新開張減

價，你都會不知不覺留意到，也漸漸建立了感情。

又例如屋苑倒垃圾的哥哥，一年見到他的次數一隻

手數清，但時間一久，有時我在大埔其他地方見到

他，就是會認到、記得他。」時間的累積，潛移默化

的記憶，往往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所在。

社區不斷在改變，不少大埔小店和茶餐廳相

繼結業，Vicky 直言自己記憶中的大埔跟她父親那

一代記憶的大埔也絕不相同。她中學時代經常流

連的海棠茶餐廳和紅洋葱餐廳結業，她感到可惜，﻿

而父親毫無不捨之情。「不同年代的人，看到的大埔

《埔 JOURN》第三期邀請移民了
的大埔人寫信，說說心底話。


